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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國歷史科資料報告

安史之亂乃唐由盛

而衰之轉捩點

　　唐室中央政府，於安史亂時漸為宦官所把持。唐室宦官的攬權，可始自玄宗的高力士，受玄宗之寵信，在內結納李林甫，外則引薦安祿山於朝，終為後患。安史亂後，造成武人干政之局，唐室對於嫡系隊伍的統帥的選擇，宦官自然較為武人可靠得多，禁軍統領之權由是落入宦官之手，加上監軍制度亦由宦官把持，是故唐室軍政兩方面的大權都歸於宦官，導致宦官操縱唐室政局，以及參予皇位繼承之紛爭的局面出現。

    藩鎮坐大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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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首先，安史之亂後造成藩鎮坐大的局面。由於安史之亂之起乃為邊鎮節度使安祿山挑戰政權而引起的，而當時雖然能平定其亂，但後繼的君主沒有剷除他們的勢力，反而採取姑息政策，讓他們繼續出任節度使一職，造成日後割據局面。如肅宗時，不但沒有懲罰藩鎮，反而讓他們保持原有勢力，形成河北三鎮長期割據。這樣，他們的勢力日漸坐大，而中央也漸受他們的威脅，如河北三鎮時常威脅中央政府，對大一統的政權形成相當不利的局面。由此看來，安史之亂後唐室一蹶不振，而藩鎮的坐大對其威脅甚大。
   如唐室曾以李寶臣為成德節度史，以李懷仙為盧龍節度使，以田承嗣為魏博節度使，號稱「河北三鎮」。代宗末年，田承嗣死，由其侄田悅繼任魏博節度使，開藩鎮世襲之惡例。從此，割據一方的節度使父死子襲，官爵自為，甲兵自擅，刑賞自專，賦稅自肥，儼然為一獨立王國。各地節度使又屢屢起兵作亂，如德宗由於兵變，皇帝被迫出奔奉天(今陝西乾縣)。唐憲宗時雖曾採取鐵腕手法，平息了幾次藩鎮叛亂，但卻無法鏟除藩鎮割據的根源。因此，終唐之世，藩鎮割據的禍亂一直未息，唐末尚有朱溫、李克用之爭，唐朝最後更被朱溫所篡。可見自安史之亂後, 藩鎮勢力日益坐大, 最後終演變成亡唐的主因。
   《新唐書、藩鎮傳序》："安史亂天下，至肅宗大難略平，君臣皆幸安，故瓜分河北地付授叛將，護養孳萌，以成禍根。亂人乘之，遂擅署吏，以賦稅自私，不期獻於廷，效戰國肱髀相依，以土地傳子孫，脅百姓加鋸其頸，利怵逆污，遂使其人自視由羌狄然。一寇死，一賊生，訖唐亡百餘年，卒不為王土。"

    陳寅恪《隋唐政治史述論稿》："安史之霸業雖俱失敗，而其部將所統之民眾，依舊保持勢力與中央政府相抗，以迄於唐室之滅亡。"
  宦官弄權 

  接著,安史之亂助長了宦官弄權的機會。安史之亂中，宦官李輔國擁立肅宗為帝，控制了軍政大權，開唐代宦官掌握中央禁軍大權之惡例，德宗時宦官典掌禁軍更成定制。此後，宦官不但擅行皇位廢立，甚至謀害皇帝，憲宗、敬宗便為宦官所弒。從憲宗起至最後的哀帝共有十個皇帝，其中八個都由宦官擁立，可見唐朝君主已淪為傀儡，朝政實際為宦官所把持。
  安史之亂後，政治敗壞，朝中大事由宦官操縱，甚至廢立皇帝。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是由於安史之亂後，君主害怕安史之亂再度重演，因此，寵信身邊的宦官，讓其操縱大權。當時的宦官橫行不法，他們一方面廢立君主，另一方面操縱禁軍重兵，以致國家命脈繫於宦官一人之手。然而，他們貪污受賄，助長黨爭，使朝政敗壞，人民生活困苦，引起民變。而且他們不懂軍事，貽誤軍政，導致對外戰爭失敗，無力抗敵，對內又無法操控藩鎮，助長了他們氣燄。因此，宦官弄權下，國家各方面都走向滅亡。而後來更有人引朱溫入京殺宦官，以求除患，可惜朱溫藉此機會篡唐。由此可見，安史之亂成為唐代宦官掌權的契機，隨後宦官為禍日益嚴重，終使唐亡。
黨爭  

    由於安史之亂後朝政腐敗，內有宦官弄權，外有藩鎮割據，加上科舉出身等問題，形成了唐代的黨爭。在宦官的支持下，唐代的朝臣分成不同黨派，牛李黨爭便是其中例子。朝臣就著對藩鎮是否用兵，日趨腐敗的政制是否要改革等問題作出明顯的對立，加上各自背後均有宦官的支持，於是演成激烈的黨爭。黨爭雖然沒有直接將唐政府拖跨，但是黨爭導致朝廷政策不定，人事變動，對藩鎮政策更是反複不定，影響中央與藩鎮的關係。凡此種種都令唐室已經衰微的統治力量更形薄弱，間接導致唐朝滅亡。
    民變  

    此外，唐末的民變，亦間接與安史之亂有關。由於安史之亂後，政治上由宦官操縱，朝綱敗壞，無人能善後，人民己感不滿;加上宦官實行的宮巿制度，使人民已經十分困苦的生活百上加斤。 唐朝後期，由於朝政腐敗，民不聊生，最終逼得百姓揭竿而起。僖宗時，濮州鹽販王仙芝在長垣起事，句人黃巢起而響應。後王仙芝敗亡，黃巢繼領其眾，號「衝天大將軍」，由今山東、河南入湖北，轉戰湖南、江西、安徽，又東向浙江、福建，攻佔廣州。不久黃巢北上，攻陷長安，建國號大齊，逼得僖宗倉卒奔蜀。經過十年的擾攘，這一次民變才被鎮壓下去。但唐室經此沈重打擊，已根基動搖，岌岌可危。 

    外族入侵    

    貞觀十五年(公元641年) ，文成公主由唐朝禮部尚書李道宗持節護送而行。松贊干布親自率兵到柏海(今青海中部) 迎接，並以女婿的禮節和李道宗相見，當場盛讚唐朝有「大國服飾禮儀之美」。這次通婚，進一步加強唐朝與吐蕃之間的關係。 

    安史之亂後，唐的國際地位出現了變化，不但失去盟主的身分，還要向外請救兵，其中回紇就曾兩度出兵協助唐室平定安史之亂。亂平後，唐朝自顧不暇，回紇便居功勒索，屢屢侵擾。另西北之兵被調東進抗敵，西南防務無暇顧及，所以吐蕃、南詔等也乘機寇邊。例如代宗廣德元年(763年) ，吐蕃一度攻入長安，使代宗東至陝州，後郭子儀臨時募兵抗禦，吐蕃雖然退兵，卻仍時常威脅京畿重地及隴右、劍南諸地。
    還有，安史之亂後，外族成機入侵，如有回紇因藉口對平定安史之亂有功，經常苛索；加上南詔、吐蕃成邊防空虛之機,不時入侵邊境，對唐室造成極大的騷擾。唐室為了應付外族苛索和寇邊的問題，付上了極大的代價，經濟日益困乏，加深了國內不滿的情緒，間接促成民變的發生。所以，安史之亂對唐晚期的內憂外患有一定程度的關係。
　　《舊唐書、回紇傳》："恣行殘忍，士女懼之，皆登聖善寺及白馬寺二閣，以避之。回紇縱火焚二閣，傷死者萬計，累旬火焰不止。"

　　《舊唐書、吐蕃傳》："及潼關失守，河、洛阻兵，於是盡征河、隴、朔方之將鎮兵，入靖國難，謂之行營。曩時軍營邊州，無預備矣。乾元之后，吐蕃乘我間隙，日進邊城，或為虜掠傷殺，或轉死溝壑。數年之後，鳳翔之西，邠州之北，盡蕃戎之境，堙沒者數十州。"

    經濟破壞
　　安史之亂後，戶口頓減。天寶十四年戶部上天下戶數八百九十餘萬，安史之亂後之六年統計，天下戶一百九十餘萬，較亂前減少七百餘萬，天下口一千六百餘萬戶減五分之四，人口減三分之二。造成此種情形有三：一為戎馬干戈中喪亂流離，二為財政上之攤戶陋規，壓迫民戶逃亡，三為政令效率低落，疏於檢查申報。

　　

    至於經濟方面，租庸調制之實行，以均田制為主，而均田之基礎，又建於地籍戶籍調查之上。然而田地少而負擔重，造成戶口逃亡，再經戰亂，戶籍破壞，人口銳減，資料散失，無法根查，地籍凌亂，租既無均田為根，難以徵課，調庸從戶從丁，亦無法著手，而國家大亂之後，中央臨時擴充之軍隊，一時難以裁汰，地方新地之鎮兵，方源源增加，即軍費一項，支出已佔增於前，不能不採取治標辦法，故於大曆四年恢復九等戶稅法，但此種籠統不合理之稅則，自難行之久遠，故至建中元年，楊炎遂議行兩稅法，後代行之千年而不替。

　　

    肅代二宗，收復兩京，削平安史，在中原鼎沸之際，財政上仍能支撐，在於取江南財賦以接濟西北兵馬，其法是將江南財物溯江以達於漢水，再沿漢水而轉輸入雍岐之間，此為第五琦之良策，而後唐室之理財家多宗此法。蓋時長安、洛陽，經戰火摧殘，破落不堪，黃河流域，人民不死於兵燹，則流亡南，方由是唐室既倚重江南經濟，荊楚、吳越等地開發亦見加速，是故中國之政治、經濟、文化的重心，也加速向南遷移。唐末黃巢殘破東南，唐室經濟命脈被割斷，而唐亦因之而亡，其因亦在於此。

　　《舊唐書、郭子儀傳》："夫以東周之地，久陷賊中，宮室焚燒，十不存一，百曹荒廢，曾無尺椽。中間畿內，不滿千戶，井邑楱棘，豺狼所號。既令軍儲，又鮮人力，東至鄭、汴，達於徐方，北自覃、懷，經於相土，人煙斷絕，千里蕭條。"

       　由上觀之，安史之亂確實為唐朝由盛轉衰之轉捩點，自此以後，遂有藩鎮之禍、宦官之爭、經濟衰退、外患以至民變，至此，唐室勢力日走下坡，已不自保，遂成五代十國紛亂之局面，是故安史之亂實伏下唐朝衰亡的禍根。

資料詳備,引文充足,但分析仍可更仔細。30/50

